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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红日》的“金字塔形”人物构造法 
 

谢尚发 
 

    “三红一创，保林青山”作为十七年文学中“重塑中国”的代表性长篇小说，历来被看作是

“革命历史传奇故事”。它之所以被加上“传奇”，是因为这些作品都拥有宏大的历史场面、天生

伟力的人物形象、战则必胜的叙述法则，甚至在具体场面描写中，为凸显主人公睿智、伟岸、超

迈的人格魅力，而不惜使他们飞檐走壁、神出鬼没，大类于传奇与神话。另一方面，则是敌人的

狡猾、愚笨与丑态，甚至被极端地矮化、丑化。对吴强来说，如何塑造鲜明且真实的人物形象，

不夸张、不隐恶、不拔高、不虚美，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的确是难题。 

    《红日》并不严格按照主人公、次要人物、群众性人物的方式来组织架构小说，它的人物塑

造被分配在较小的额度上，播撒在众人之间，从而呈现为一种“群像”的格局，形成了“一个篱

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布局，从而将之区别于神化、拔高的人物叙事方式，完成了主人

公塑造的“金字塔形叙事格局”。这个主人公就是军长沈振新，而围绕着他周边的则是“前后左

右”的各层次人物。 

    沈振新的“生成” 

    在一份“创作提纲”中，吴强为其时还被命名为“王振新”的主人公进行了如下设计：38岁、

中等身材、粗眉大眼、目光炯炯、个性倔强、沉默寡言、严肃、坚决、沉着，对敌极端仇恨，对

指战员充满着内心的热爱，但不外露。他爱马，但不善骑，也不爱骑，行军时不到疲倦的时候不

上马。解放战争开始他就是军长，是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根据《红日》所反映的孟良崮战役及

吴强的相关自述，沈振新的人物原型是被称为“王老虎”的抗日名将王必成，他与他所领导的“老

虎团”立下赫赫战功。关于其人，1940 年任东南分局青年部部长的陈丕显评价道：“初次见面，

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个头不高，两眼炯炯有神，虎虎有生气；不善言辞，简单几句话，

掷地有声；不苟言笑，待人诚恳，谈话中很少讲自己过关斩将之事。”（何立波《被誉为“王老虎”

的虎将王必成》）这与吴强的人物形象设计基本吻合，从现实到文学的“人物生成”，体现了严格

的现实主义原则。 

    王必成 1912年 2月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乡下寨村，1928年年仅 16岁的他便参加了当地

的赤卫队，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正式成为中共党员。自 1936年起担任三十军八十九师副师

长，1938年开赴江苏省后率团参加句容战斗，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黄桥战役，让他获得了粟裕

的“三只铁拳”的称号。1946 年六纵整编为第六师后，王必成任副师长，负责实际指挥。同年

10月和 12月两次增援涟水战场，开始了与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的较量。《红日》的故事就从涟

水战役失败、部队进行战略性撤退开始。 

    对这样一位不苟言笑、刚毅果敢、内心温润的军队领导，尤其是取得赫赫战功又从不张扬的

军长，如何使用文学的手法来进行描摹，使得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跃然文学的纸张上，《红日》提

供了一个较为典范的方法。小说从失败与撤退起笔，便起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战功赫赫的军长，

开场却要面临败局，这既考验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也考验他应对战局变化、安抚将士等能力。小

说并没有着急将这个主要人物介绍出场，而是把失败中将士们的牺牲、撤退过程中群众对战争的

质疑以及弥漫在士兵中的失望情绪，铺排出来。然后才千呼万唤引出军长沈振新，并强调战场的

失败“并没有减煞他的英武的神采”，令处于战败后慌乱情绪中的将士们很快找到了主心骨。地

位的凸显，前后的对比，简单地说是属于“欲扬先抑”，但从历史现实而言，则必然如此。 

    把握整体战局、寻找胜利的突破口，沈振新不眠不休、殚精竭虑。与此同时，他心思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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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蔼可亲，体贴下属、坚毅自信。小说不急不忙，铺排他性格的多侧面：作为下属，坚决执行上

级交给的任务，整体把控战局，甚至亲临现场指导，是陈毅与粟裕的得力干将；作为领导干部，

他能洞悉战士们内心滋生的种种情绪，并进而疏导激发，且善于组织、调动，与之同甘共苦；作

为男人，他体贴温柔，对女性一视同仁，前线与后方都活跃着受他影响的女性形象，几乎是他个

人魅力的注脚。 

    但真正在战场上描摹沈振新的形象，吴强显然并不愿意过多着墨在他的身上。毕竟，作为全

军统帅，比起那些拼死杀敌的士兵们，沈振新实在缺乏更多“场面性动作”来支配对他的描摹，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才是他的强项，如故意把刘胜、陈坚团布置在远离战场的地方，在下属的各

种抱怨中，他的深谋远虑在战役打响后迅速体现出来。战争开打，他又冒着危险前往阵地观察、

指挥，刘胜牺牲后迅速做出反应，接着又在陈毅和粟裕等高级指挥和为下属布置具体任务之间沉

着镇定⋯⋯战场上他的戏份的确“少得可怜”，但最终攻克孟良崮，消灭张灵甫师部，一个军长

的形象就傲然独立地出现了。 

    自然，吴强也意识到了“主人公的缺陷”。沈振新的“形象生成”有着逐步发展、优点与缺

陷并重的特点：处败不馁，处胜不骄；从战争到战场，从军事到生活，从指挥智慧到知人善任⋯⋯

层次分明、秩序井然，人物塑造的展开过程舒徐缓慢中夹杂着峻急迅猛，并能在不同境况中凸显

其性格的不同侧面。 

    沈振新的“构成” 

    如果《红日》仅聚焦沈振新的沉着冷静、运筹帷幄、知兵爱兵等，人物形象塑造就会显得单

调、乏味，甚至虚假，以至于犯“崇高主义的英雄病”，落入“三突出”原则的窠臼。为了避开

这样的困窘，吴强以铺垫的方式围绕沈振新的“前后左右”展开了笔墨：前指的是他的对立面，

即各种各样的国民党军官、士兵；后则是大后方的高级将领和广大人民群众和地方力量的支持；

战场上具体执行作战任务的各级别军官和士兵，可以看作是他的左膀；沈振新的妻子和他周围其

他一系列女性形象，则可以看作是他的右臂。 

    作为沈振新“战场形象”的具体展开，吴强巧妙地把偌大一个军的复杂构成，简化在一条线

上，即以刘胜、陈坚团为核心的一个师的具体作战，着墨于副军长梁波，政治委员丁元善，团长

刘胜，团政治委员陈坚，连长石东根，排长林平和杨军，班长秦守本、张华峰，副班长王茂生等

人，从上到下纵横穿插着进行描写，这些人物形象愈是独特而鲜明，就愈是把主人公的形象给丰

满、固定下来。在人物形象的构成上，沈振新不能事无巨细地体现的战场指挥，被交托给了副军

长和各级指战员；思想工作与政治人物则被分解在政治委员丁元善的身上；与敌人的厮杀以及战

斗过程，则分解在参加战斗的更小的单位，甚至普通战士。 

    这其中，梁波与丁元善作为高级领导，他们既能够体会到沈振新的战略意图与具体作战部署

的目的，又能够发现补充他的不足，且懂得从不同的侧面来丰富。梁波作为副军长，贯彻执行沈

振新的战略部署，可以说是他在战场上具体作战的有益补充，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丁元善则从

政治思想上着手，不但能以轻松的方式阐发沈振新的作战部署，还能提醒军长留心下属与士兵的

思想建设、心理健康等问题。可以说，丁元善是沈振新在思想领域、政治动员的侧面展示。 

    到了具体的作战阶段，沈振新的勇猛、果敢，甚至是杀红了眼、不畏生死等品质，都被分化

在团长、连长、排长、班长以至于具体的士兵身上。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刘胜、石东根、杨军和

秦守本、王茂才。涟水战败退下来后，秦守本经历了他战争中的成长，从之前的气馁、颓丧，到

果敢坚定，勇于担负起作战任务，再到关心下属，奋勇杀敌。这一成长中的班长形象，与其说是

秦守本的“成长故事”，不如说是沈振新“旧故事的新讲述”，借助秦守本，完全可以想见沈振新

的成长经历。具体的战斗场面，石东根奋不顾身，甚至攀爬在悬崖边的树上，将身子悬挂在山间

以俯冲的姿态射击敌人，头发被烧且裤子着火也毫不在意；凡有战斗总是冲到最前线，不怕苦不

怕累，唯独害怕无仗可打，尤喜啃硬骨头，是对沈振新战斗场面的具体补充。刘胜作为团长，既

是具体战斗的负责人，也是军长下达命令的对象，他必须要揣摩军长的意图并奋勇杀敌。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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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水战役中团长苏国英的牺牲，还只是模糊的久远的记忆，没有具体战斗场面的书写，那么刘胜

冲在最前线，中弹受伤被抬下去，一直到他临死也不忘关注前方战事的刻画，则把沈振新从神坛

移至凡间。如此，“崇高主义的英雄病”就被治愈，反倒愈发显得沈振新的伟大。 

    实际上，所有这些几乎是以“群像”出现的战斗人物，都有各自独立的个性、完整的思想发

展历程，但又都可以作为沈振新这一人物形象的理解途径，甚至是重要构成，是对主人公的深化、

拓展与延伸，他们带着不同的侧面，补充、完善并阐释了主人公形象。吴强并没有把笔墨集中在

沈振新一人身上，反而将之散开，在统领全局、运筹帷幄之外，用了梁波和丁元善来承担作战任

务的具体化与动员；用了秦守本、石东根、杨军等来承担战场上沈振新形象的展开与具象化。从

而让沈振新形象的“构成”完整而不单调。 

    沈振新的“前后左右” 

    不惟此，吴强还通过对立面的塑造来凸显沈振新优秀的性格品质；通过高层领导与人民群众

的关系，来奠定沈振新崇高形象的基础；也试图塑造围绕着他的几个女性，来展示英雄的儿女情

长。 

    作为敌人、英雄的对立面，吴强主要围绕着何莽、李仙洲与张灵甫三人来着笔的。在吐丝口

镇战役中，何莽的慌乱、恐惧和失魂落魄，尤其是他“最后的疯狂”，小说把一个敌人描写得丑

恶、凶残又贪生怕死，从而对比出沈振新与他的军士们的勇猛、无畏生死的形象特征。到了李仙

洲，溃败而后的突围，突围被俘后的苟且，甚至是幻想逃到济南后巩固个人势力，都显示出对立

面的自私自保，内部斗争的严重性。 

    张灵甫是小说中塑造“英雄的对立面”笔墨最为集中的地方，尤其是孟良崮战役打响后，他

的一系列反应更是反衬沈振新的鲜明例子。莱芜战役获胜后，沈振新及时批评了部队存在的骄傲

自满与轻敌情绪，提醒军士们要时刻警惕自身所滋生的骄兵心理。相反，张灵甫或许是抗战所带

来的自信以及作为国民党王牌军身份带来的盲目，即便是处在解放军的包围中，他仍然骄傲自满，

只把沈振新和他的军队当做手下败将，即便听到关键领地的失守，也极为轻蔑地悄然放下。等到

他视察了自己的阵地，不堪一击的防御措施也成了他借以夸耀的资本。等到生命即将终结，看到

大势已去的他，又展现了他疯狂的一面，首尾不能自顾，又不甘接受失败。 

    沈振新获得胜利的根源不是“个人式的英雄主义”和“传奇化的天生神力”，而是有着坚强

的后盾。在小说中，陈毅和粟裕的笔墨不多，但在交代孟良崮战役的前后，两个共产党的领导人

韬光养晦、高屋建瓴，可以说，孟良崮战役大获全胜离不开指挥战斗的两个领导人。沈振新作为

直接领导战争的军长，少不了华东战场整体布局的支撑，友军的支援与外围战斗，最后攻上孟良

崮与其说是沈振新创造的战机，不如说是整个作战部队围拢的结果。不啻此，所到之处人民群众

的支持，支前力量的不断加入，也是“成功人士的背后力量”。渡沙河之时，地方力量的支持是

较为显明的，而提供住处、衣食的点点滴滴，随意地被泼洒在小说的各处，甚至民兵开赴前线，

连妇女组成的队伍都能活捉敌人。领导们的整体布局、后方提供的支持，是前线英雄获得自己伟

岸形象的最坚实的后盾。 

    为了丰富小说层次，从最广泛的侧面来塑造沈振新，小说还塑造了沈振新的妻子黎青、机要

员姚月琴、地方力量负责人华静和杨军的妻子阿菊。黎青除了在生活与爱情上丰富着沈振新的形

象外，作用并不突出。她是勾连姚月琴与阿菊的一个枢纽。姚月琴为了坚守前线而抗拒命令，为

了参加战斗而中断爱情，求战心切、焦虑战事等，不能说未受军长的影响。阿菊的人物形象设置，

主要是带来勾出仇恨的信息以及展现战友之间的关心与爱。杨军在一双鞋子上所寄寓的感情，正

是战友之间牢不可破的爱，恰与敌人的自保拆台形成对比。此外，华静对战争的支持，从一个普

通人民群众迅速在战争中成长为地方力量的领导人，努力要“讲述属于自己的战争故事”，既是

坚强后盾的表现，也是左膀右臂的作用。 

    从人物塑造上来说，吴强和他的《红日》以沈振新作为风暴眼，纵横交织着“前后左右”四

种人物序列，从而既围绕主人公从不同的侧面来丰富、补充之，也独立地描摹了战争中各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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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并进而形成一个“战争的群像”，展现出他写人手法的细密、谨慎与

环环相扣、层层相接的特点。以战事写人，以人物写战事，可谓一举两得。由此我们也不难做出

判断，沈振新和他的“前后左右”，与其说是英雄主义的文学传记，不如说是“重述中国”的历

史记忆。 


